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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大融汇世界的办学思想与实践

姚 远
（西北大学ａ．科学史高等研究院；ｂ．西北联大研究所，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

摘　要：西北联大具有融汇世界教育办学的宽广视野，提出：“当本‘天下一家’与‘世界大同’之理想，努力

争取人类的互助合作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为世界和平计，为将来大同计”，“教育家的眼界”“不能不注射于

世界教育”；“未敢以自满，且以世界学术进步之速，时以落后为惧”，“俾渐渐走入世界学术之林，肩负挽救国家

之重责”；“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不同教育思想，可以充作吾人参考资料及研究方法”；“研究东西学术，融汇现 世

界之思想”为建国先决条件的思想，等等。而且，黄文弼在推动中西历史考古学融汇、黄国璋在推动中国 古 地

理学与世界新地理学的融汇、黎锦熙 在 面 向 世 界 科 学 的 新 趋 势，推 动“地 志 历 史 化”和“历 史 地 志 化”方 面，作

了与世界学术融汇的有益尝试，各个后 继 院 校 也 有 着 丰 富 的 国 际 学 术 交 流 实 践，是 为 其 重 要 办 学 成 就 之 一，

至今仍有其重大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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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联大有立足西北（另文论述）办学的明确表

述之外，也有融汇世界教育办学的明确表述和实践，
显示出其宽广的办学视野。李蒸常委、李书田常委、
赖琏校长、魏寿昆教授、周宗莲教授、李仪祉教授、姜
琦教授、郭文鹤教授均有精彩的表述。其中，以国立

西北大学主办的大型学术期刊《西北学术》编辑部主

任郭文鹤教授在《西北学术》发刊词中的“研究东西

学术，融汇现世界之思想”［１］的表述最具代表性，故

以之为题，作以论述。

一、李 蒸：“当 本‘天 下 一 家’与‘世 界 大

同’之理想，努力争取人类的互助合作与各民

族文化的交流”

西北联大常委、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在

多处提到这 种 观 念，在 论 及 战 后 师 范 教 育 时，他 指

出：除对 固 有 文 化 的 承 继 与 传 承 而 外，“师 范 教 育

……必须具备远大眼光，当本‘天下一家’与‘世界大

同’之理想，努力争取人类的互助合作与各民族文化

的交流，以期巩固永久和平之基础”；“师范教育……



必须担负起继往开来之责任……对于世界科学思潮

要能吸收与消化”［２］。他曾游历美国各城乡，深有感

触地指出：“先进国家的健全社会，无不首重教育，以
巩固全盘建设之基础”；“美国为今日世界最富强之

国家，其人民生活以经营商业为主要目标，但其全国

重视教育之程度实非任何国家所能及，大企业家恒

以其收入之大半办理教育文化事业，故美国公私立

学校之发达世无其匹”；“美国今日之富强，教育的力

量实为基本”［２］。
李 蒸 早 年 在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师 范 学 院 专 攻 教 育

学，博士学位论文为《美国单师制学校组织之研究》，
对美国教育有深刻的研究和体验。

１９３３年，他 任 北 平 师 范 大 学 校 长 期 间 创 建 的

“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其实就是按照美国大学须

具备“学者”“学生”“保存、发展和散布知识”三要素

模式推动的一个大学功能的重要拓展。他在研究所

开学典礼上的讲演中指出：“欧洲的大学中，专门研

究法律、医学、哲学和神学其他各种专门学科都不附

在大学里面，而另设专科学校，或单科大学”；“美国

则不然，大学与学院没有一定的界限。”那么，美国的

大学到底特点何在呢？他进一步根据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校长巴特勒氏的说法，将美国大学归结为三要

素，即“第一，有一个学者的集团，此项学者的集团必

须有授予他人以学位，及学术上荣誉之权威；第二，
进大学的学生必已受过充分的普通文学和科学的训

练，有被指引研讨特殊的专门学术的能力；第三，应

用图书馆、博 物 馆、实 验 室 及 出 版 物 等 得 以 保 存 知

识、发展知识和散布知识。真正的大学，须具有这三

种要素，否则不配称为大学”。然而，“在目前中国普

通的大学教授，只是上课讲书，领导研究者甚少；进

大学的学生在高中时代所受的训练多不充实，进大

学以后必不能作特殊的专门研究，所以中国所谓的

大学，实 在 不 能 算 是 真 正 的 大 学”。由 此，他 提 出：
“研究所的任务，一方面研究教育学术，一方面造就

教育专门人才，所以研究所才是真正的大学，研究生

才是真正的大学生，师大所以必须成立研究所，原因

即在于此。”同时，他规定了研究所的任务：“第一是

教育目标，必 须 明 了 世 界 思 想、国 家 政 策 和 人 生 理

想”；“第二是儿童研究，现在还有成人研究，就是儿

童和成人心理及生理发育的情形、天赋智能差异、社
会经验差异之研究”；“第三是教育方法，就是如何带

引赤裸裸的儿童进入理想的境界问题，其中包括有

学习心理、教育用具、教学技术的研究”［３］。西 北 联

大继承了师大的传统，于１９３８年在陕南复设以李建

勋教授为所长的师范研究所，相继发表了《美国教育

行政之面面观》《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之批评》等许

多关注世界教育的论著。

二、李书田等：“未敢以自满，且以世界学

术进步之速，时以落后为惧”，“俾渐渐走入世

界学术之林，肩负挽救国家之重责”

李书田主持的北洋大学工程教育，一开始就确

定了“程度 与 欧 美 各 著 名 大 学 不 相 上 下”的 办 学 目

标，使“其毕业生从彼时就能直接入美国东部各著名

大学之研究院”，在工程各科教育发展顺序上，亦以

世界先进国家为模，以“各国工程学术发展之先后，
莫不先土木，次矿冶，再次电机，最后化工”，“中国高

等工 程 教 育 发 展 之 顺 序”，亦 应 循 此“天 演 之 公

例”［４］。他提 出：我 国“近 百 年 来，与 欧 美 民 族 相 接

触，日削月割，奄奄待毙。回溯历史上国民一往无前

之气概，以与今日一蹶不振之心理相较，令人感慨系

之，故居今日而言救国，应以恢复民族之自信心为发

轫”；要通过教育，使国民知晓“各强国之所凭借者，
我亦可以凭借之”，“凡欧美各国所能之者，我亦渐渐

能之”，“我 国 人 之 聪 明 才 力，原 不 在 其 他 各 国 之 下

也，因自信心而增加爱国之力量”，“以挽救此垂危之

国势”。由此，他提出在建立民族自信心的基础上，
还要学习世界先进学术：中外工程技术人士，“得作

技术上之研究，一方工程界与实业界可作事业上之

联络。《礼记·学记》云‘相观而善之谓摩’”，故“启

发知识及观摩”尤为重要。“本院并未敢以自满，且

以世界学术进步之速，时以落后为惧，因是举凡学科

之改进，设备之充实，无不唯日孳孳，企臻上理”，“以
便督促本院，俾渐渐走入世界学术之林，肩负挽救国

家之重责”［５］。
周宗莲教授在《英国之土木工程教育》一文中，

详细考察了 英 国 的 工 程 教 育 与 国 内 工 程 教 育 的 差

距，他指出：“英国教育制度，与我国不同，且英主自

由，各校亦不一律”；“英国的工程教育是由学校、厂

家与学会三方面负责，而受教育期间，是三年书本，
二年学徒，而在资格上，须有学会之某几种考试为之

证明”；“英 国 工 程 高 等 教 育 分 大 学 与 高 工（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两种，且每在一城有一大学，必有一

高工，高工在 学 术 行 政 上 属 于 大 学，而 经 济 来 源 则

异”；“普通英国学生之用功，远不及我国（至少与我

北洋）”，但是他们却可以出“Ｎｅｗｔｏｎ，Ｒａｎｋｉｎｅ”这些

“国际享盛名之专家”，关键是他们有很好的工业基

础，“国家工业发达”，教本所取司空见惯，我国学生

·６４·



则很少见到诸如“水电表、桥架”、“工厂事物”等，因

此，“我国今后发展工程教育中的一大急务”，是“必

须学俄国，来一个苦干的‘五年实业计划’，使全国工

业化”［６］。赖琏在论及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程技术

教育时，指出我国战后需要“二百四十六万”实业技

术人才，而目前仅两万人，相距甚远。他认为“在过

去，我们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国家沦为帝国主义者

的次殖民地，日本人就有‘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口

号，希望中国永远做他们的市场及原料供给地，继续

供其榨取与剥削。除了派遣大批青年出洋深造外，
国内的工科大学，也要把课程标准提高，技术训练加

严，才可以造就成健全的技术人才”。同时，他也提

出向苏联和 英 美 培 养 技 术 工 人 的 做 法 学 习，指 出：
“英美技工人数，占全体工人的四分之一。各工业国

都在各工厂办训练班，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各
厂共设一千八百个训练班，此次大战前已达三千所，
受训技工一百二十万。”［７］

魏寿昆教 授 在《谈 德 国 之 大 学 教 育》一 文 中 指

出，德国与英国相似，大学也分两种：“一曰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ａｔ，直译大学，二曰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直译高等学校”，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有 工 专（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他

尤其推崇“德国极其开放的大学教育”，“造就个性发

展之人才”，“学生能任自己的意愿跟着教授跑，择自

己最有兴趣的东西去研读，故最能发展个人之天性

而造成天才教育”［８］。他在论及战后重工业建设时，
同李书田所 说 相 同，也 强 调 我 们 一 定 要 在 学 习、引

进、模仿外国 先 进 技 术 的 同 时，建 立 我 们 的 民 族 自

信，逐渐摆脱“先向外国洋行请教”—“替你设计绘蓝

图”—“到 外 国 工 厂 订 货”—“外 国 人 监 造 一 切 机

器”—“造好后运到中国”— “外国人安装好机器”—
“替你训练工人”—“再当顾问指导生产”———一切由

外人包办的局面。他指出：“八年来的抗战给我们以

莫大的教训，给我们以莫大的自力更生的信念”，“我
们的技术并不亚于欧美人，固然我们的技术标准尚

不足以与外 人 抗 衡”，但 必 须 在 学 习 外 国 先 进 技 术

中，“建立自信力，就是我们有建设重工业的技能，这
是工程界由抗战而得的唯一的大收获”。他在论及

沦陷期间日本人在东北和华北经营成功的秘诀时，
指出日本人的“成功不外四个英文字：一、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合 作），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联 系），三、Ｃｒｄｅｒ（秩

序），四、Ｄｉｓｃｉｐｓｌｉｎｅ（纪律），这四个方面都是属于管

理和人事的，我 们 建 设 的 失 败，并 非 是 技 术 上 不 如

人，乃是因管理之不当，联系配合之不密切……工作

之少效率，换 言 之，工 业 亦 染 上 中 国 政 治 腐 败 之 劣

点，或其本身亦踏上腐败之路”；“我们急需要培植大

量的工程人才，更需要工程教育家莫大的努力”，其

中尤其需要懂得“彼此密切合作”、会“统筹计划”、会
管理的工程技术人才［９］。这正是国立西北工学院设

立工业经济系的重要意义所在。

三、李仪祉：“为世界和平计，为将来大同

计”，“教育家的眼界”“不能不 注 射 于 世 界 教

育”

陕源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西北联大工学院兼职

教授李仪祉，早年留德专攻水利，与德国水利界联系

密切，且向以世界眼光办学和兴修水利，每当有一大

型水利工程，必先办学培养人才，创立西北大学最早

的工科、创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最早的水利系，即因

应于当时的泾惠渠、渭惠渠建设。他早在民元时期，
即创立三秦公学附设留德预备科，并阐述了放眼世

界教育的思想。他在西北大学、三秦公学派出首批

留日学生时的讲话中提出了教育家眼界的“四阶级

说”，即：“教育之方法，以教育之目的而定，而教育之

目的乃以教育之眼界为准。自野蛮时代以至文明时

代，其教育发达之历史直可谓之教育界之眼界扩张

的历史。可分为四阶级：一身家，二社会，三国家，四
世界。”其一，“盖人之生也，先知有己，一切行为皆由

一己推出，教育亦然。眼界亦可谓极狭，然其所求，
纯为一身之利益。推之一家不过一身范围之稍广。
如父为子谋利益，是此身家为第一阶级”。其二，“然
使长此为己而不扩充于社会上，必多所抵触，而两受

其弊，故教育家为第一，不得不将眼界扩放以兴社会

利益，使一群之中彼此相将、相养，结成无数小团体，
此为第二阶段。其三，“久之，团体与团体相争，小团

败而大团胜，涣散者败而团结者胜，故为御外侮计，
不能不合无数团体，而成为国。于是，教育家之眼界

亦扩放而及于一国，此为第三阶级”。其四，“教育进

化之迹数千余年，以至于今亦不过至此地步，故现在

各国各有特别教育方法，无非自谋富强其国，以抵制

外国为目的。然世运所趋，人力弗能遏。有数种教

育不期然 而 足 为 世 界 教 育 之 前 导。吾 国 以 新 造 之

邦，共和初建，国基未固，虽不能骤舍国家教育而言

世界教育，然为世界和平计，为将来大同计，其眼界

不能不注射于世界教育者”。此即为教育家眼界的

“第四阶级”。第四阶级又有三大要素：一是“各国道

德风俗必归于统一，先研究世界之真道德以求改良

各国之弊俗，如我国购鬻奴婢、重男轻女、纳妾等俗

不合乎人道主义，均宜速改”；二是“各国政治必归于

·７４·



统一，国政之趋势自以共和为标准，然须人人有共和

之资格、知识及道德，始可为共和之国民”；三是“各

国势必归于统一，无政府主义于今日世界固不能骤

行，而国界亦不能遽化，非各国势均力敌不能长保和

平之幸福。若刀匕俎肉，焉得言和平哉。凡此，皆教

育家所当注意者。庶中国勃兴有日，世界之和平亦

有望矣”［１０］（Ｐ２１－２２）。
在创建国立西北大学工科，并任教授兼主任后，

李仪祉在国立西北大学一周年纪念会的致辞中，再

次涉及面向世界办学的议题。他指出：“环顾世界强

国所以发扬踔厉者，皆以有完善之大学故也，而中国

所以如此委顿颓靡者，正以无如彼之大学也，故欲炽

中国之膏肓，起中国之废疾，自以最高学府为急需。”
“欧美大学，包罗宏富，大学之责，不徒以培养数千数

万之人才已也，而大学且为一切知识阶级之领袖，社
会事业之指导者，国家恒以大学教授为顾问，藉以解

决重大之 问 题”［１１］。这 里，他 显 然 赞 成 欧 美 大 学 在

培养人才主 功 能 的 基 础 上，生 产 知 识、主 导 学 术 研

究、服务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做法。
李仪祉自１９３４年起担任西北农专、西安临大工

院水利组、土木系兼任教授，虽处西北，但仍与国际

学术界 保 持 密 切 联 系，如 与 留 德 时 的 老 师 爱 理 斯

（Ｅｈｌｅｒｓ）、博 尔 士 满（Ｐｒｏｆｅｓｓ　Ｂｏｅｒｓｈｍａｎｎ）、李 希 霍

芬的高足阿尔贝脱塔非尔（Ａｌｂｅｒｔ　Ｔａｆｅｌ）、方休斯等

联系密切，先后聘请恩格尔、方休斯为指导黄河水利

模型试验，安排冀鲁豫三省派人到德国作治黄水工

试验、共同考察水利和擘画治黄、兴修陕西水利，在

阿尔贝脱塔非尔（Ａｌｂｅｒｔ　Ｔａｆｅｌ）去世后还在《陕西水

利季刊》载文予以悼念，也有著文《论德国堵塞决口

法》、译文《中国水利事业之前途》（方休斯著）等。总

之，他将世界先进水利科学引入中国，改造传统的水

利科学，并以泾惠渠等陕西“八惠”水利工程为示范，
建成了民国时期最大的模范灌溉区，成为我国现当

代水利工程教育和科学治水的先驱。诚如方休斯所

说：“今日中国对于水工及水利，视诸欧美诸国，不能

不谓之落后一百至二百年”，而且，“不能与欧洲诸国

共作科学之竞进”，“黄河依然常为大患”，“海航除少

数例外，几完全为外人所经营”，“中国古法，已不适

用”，“百年悠梦，今待醒矣”［１２］。因此，李仪祉提出，
“吾国水利必须有科学之研究”，“以科学从事河工”，
“精确测 验”［１３］。由 此 来 看 李 仪 祉 在 河 海 工 程 专 门

学校、陕西水利道路专门学校－西北大学工科、西北

农专水利组、西安临大工学院土木系融汇世界先进

水利科学思想的水利工程教育，以及西北联大工学

院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陕南五门堰等水利工程的测

量和规划，当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

四、姜琦：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不同教育思

想“可以充作吾人参考资料及研究方法”

西北联大－西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姜琦早年留

学日、美，并游历过欧洲主要国家，对西方国家的现

代教育思想有着很好的了解和把握，并在西洋教育

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先后发表《西洋教育史》《从欧

美日本的教育研究方法说到中国的教育研究》《欧美

师范教育探源》《英国的新学校》《三民主义教育与世

界教育思潮之比较》等诸多研究世界教育史的论著。
他的《道德 原 理》提 出：中 国 的 道 德 教 育 体 系 建 设，
“需要西 洋 科 学，补 其 所 短”；其《现 代 西 洋 教 育 史》
（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与《西洋教育史大纲》姊妹篇，论
述了自上古至近代西方自然的教育、新个人作业的

教育、文化的教育、欧美教育现状与结论，并附有５０
余幅西方教育家的照片。他认为：中国教育的缺陷

“不单是在于教育本身，而有大部分应该归因于中国

社会组织，具体地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经济社会

组织的社会，而教育却是模仿欧美及日本的工业经

济组织的教育政策，大抵所学非所用，所用非其才”，
但因为没有实现“三民主义的社会组织”，也就不可

能形成“三民主义的教育政策”，由此，他建议中国教

育“仿苏俄与德国革命的办法”，“只使教育区促进政

治及经济之发展，而不使政治家或经济家去利用教

育作为维持他们自身利益之手段与工具”，“遵照孙

中山先生的教育理想与教育政策”，规定和出台新学

制。同 时，他 也 认 为，中 国 教 育 也 的 确 有 了 一 些 进

步，比如“由文、法科教育转变到实科教育”；“由都市

教育转变到 乡 村 教 育”；“教 育 与 政 治、经 济 互 相 结

合”等［１４］。他在《三 民 主 义 教 育 与 世 界 教 育 思 潮 之

比较》中指出：“我们在说明三民主义教育以前，则不

能不先把世界教育思潮做一度分析的研究，然后再

来拿我们底三民主义教育与他们比较，看看彼此有

何共通之点及我们底三民主义教育之特殊性究竟何

在。”［１５］他认为，近 代 以 来 特 别 是 在 当 代，世 界 上 主

要有三种教育思潮：一是法西斯国家的教育之趋势，
即德、意、日等教育实施上最近的倾向，它以国家或

民族为至上，具有集中化、军事化、民族化、农村化特

点；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之趋势，即苏俄教育实

施上最近的倾向，它以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具有平

等化、生产化、政治化特点；三是民主主义国家的教

育之趋势，即英、美、法等教育实施上最近的倾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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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平等为基本原则，具有平等化、社会化、个性

化特点。他引述马克思的观点，阐述社会主义国家

教育的特点，“在苏俄，她的生产教育或多艺教育是

根据马克思的主张而设施的，马克思说‘多艺教育的

目标，在使儿童和青年了解生产历程上之普通的原

则，并使其能运用工业上最简单的工具’，后来浦龙

斯克（Ｐ．Ｐ．Ｂｌｏｎｓｋｙ）就是根据马克思的这种主张设

立机械工业的劳动学校，欲把学校作业建设于经济

的生产劳动的基础之上”，故“苏俄的生产教育，是以

纯粹经济为出发点的教育”［１５］。姜琦指出：“中国底

现代教育之改革，还是受西洋教育之影响”，“似乎是

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种国家的教育

趋势之总和”，“有一种不分离的关系”，但“三民主义

教育的本身自有它的特殊性之存在”，“区别于法西

斯、社 会 主 义 或 民 主 主 义”，“是 一 种 独 特 的 东

西”［１６］，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不同教育思想“可以充作

吾人参考资料及研究方法”［１７］。这就是姜琦对战时

中国教育的一个总体理解。总之，今天的世界教育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故须相互借鉴和融合，但又

不能脱离自我社会组织形态，去另搞一套，必须保有

适合于自己 民 族 或 适 应 自 我 社 会 组 织 形 态 的 教 育

体系。

五、郭文鹤：“研究东西学术，融汇现世界

之思想”为建国先决条件的思想

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北学术》编辑部

主任郭文鹤在《西北学术》发刊词提出：“今日世界上

之弱小民族，皆我民族之同类也，即帝国主义者之民

族，亦我民族之同类也，团结全世界之民族，使皆求

解放与独立，并组织民族国际，以进谋世界之大同，
非我民族，岂异人任。”为此，“学校当局，痛感文化使

命之重”，提出“发扬我民族之精神，融合现世界之思

想，且特别 研 究 民 族 发 祥 地 之 西 北 数 省”的 办 学 理

念，“以冀对西北建设有所赞益”。
他指出办大学必须研究学术，而研究学术，则必

须“融汇现世界之思想”。就此，他述及世界思想进

入中国的历史，指出：“过去及现在，全世界思想可划

为三大分野：一为中国，二为印度，三为西洋。三大

分野之思想，各有其优点，亦各有其劣点，取一舍一，
均不免偏蔽，然印度与西洋，其主观观念极强，对于

自己思想，则尊重之，对于他人思想，则鄙夷之。其

有我无人，凌厉直前之慨同有所长，亦有所短也。”然
而，“我中国不舍己长，亦不护己短，对于自己思想，
决不完全放弃，对于他人思想，亦能尽量接受，故过

去印度思想，一入中国，即为中国所吸收，现在西洋

思想，一入中国，亦为中国所吸收。”［１］

他进一步指出，外来新思想进入中国，必有新旧

思想冲突时期、迎新厌旧模仿新思想时期和新旧思

想融合时期，而这种“融合”尤为重要。西洋思想之

入中国也，已３００余年，已经过冲突时期，进入模仿

时期，尚未完 全 达 到 融 合 时 期，而 大 学 则 负 有 这 种

“融合”之责。他认为：“欲竟此融合之全功，其责任

悉在吾辈”；孙中山的“民生哲学、民生史观，即融合

古今中外思想而铸成者也，国父开其端绪，发扬而光

大之，其责任亦悉在吾辈”；“夫思想为精神之结晶，
精神乃能力之发展，而学术又思想之表现也。一时

代之思想，必表现于一时代之学术，而凝结成为一时

代之文化。文化以学术之累积而益大，社会以文化

之光辉而日新，故改进社会，必自研究学术始，研究

东西学术，融合现世界之思想，其裨益我民族之社会

改进，百不待再言而明”。他还进一步强调其意义：
“并世各民族，其土地狭小者，皆侵占他人领土，夷为

殖民地，用以自肥。此弱小民族，所以与帝国主义斗

争之原也。我民族本非弱小，亦受帝国主义者之凌

虐，苟非奋起图存，不仅亡国，且将灭种。图存之道，
一面抵抗，一面建设……尤建设中不可一日或缓者。
……我大学设在西北，原负有建设西北之重任，则研

究西北如何建设，实本大学所责无旁贷者也。总之，
欲确保我中华民族之生存，必须注重西北发祥地，而
发扬民族之精神，融合世界之思想，又为建设中华民

国之先决。”［１］这 种 思 想，立 足 大 学 的 责 任、立 足 西

北、立足民族精神，又不囿于本区域或本民族，而是

胸怀世界，放眼大同，将“发扬民族之精神，融合世界

之思想和建设新中国”有机地结合起来，确有其高超

之处。

六、黄文弼、黄 国 璋、黎 锦 熙 融 汇 世 界 学

术的探索

（一）黄文弼推动的中西历史考古学融汇

１９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日渐兴盛。第一

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１９２６年从美

国学习人类学归来的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

发掘。１９２７年４月，西 北 科 学 考 察 团 出 发，北 京 大

学教授徐炳昶（旭生）被推选为中方团长，黄文弼代

表北京大学 考 古 学 会 参 加 该 团 去 新 疆 进 行 考 古 工

作，主要由黄文弼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高昌古城、
交河古城遗址和高昌墓地 ，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

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在罗布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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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附近调查发掘史前遗址和汉代烽燧遗址；袁复礼

在吉木萨尔附近，勘察并实测唐北庭都汉代烽燧遗

址，且获汉代简牍１万余支。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董作宾

在安阳小屯、１９２９年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北京人的

头盖骨化石、１９２９年李济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

考古组主任和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

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１９３０年在国外

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参与的山东历城县城子崖

遗址的发掘，等等，均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重要

事件。
在黄文弼之前，西方探险者在西北的活动，除少

量学者外，无疑多为“挖宝”式的活动，谈不上“考古”
二字。中国的学者初期考古活动，也还较多地受传

统史学的影响较深，是“从对历史文献的研究中寻求

考古工作的 线 索 和 实 证”［１８］，黄 文 弼 科 考 出 发 时 就

带有６箱 书 籍。黄 文 弼 发 展 王 国 维 的“二 重 证 据

法”，既有对“纸上材料”和“地下之材料”的相互印证

和“异族之故书与吾国旧籍”的相互印证，又有外国

学者与吾国学者研究成果的相互印证和室内研究工

作与野外实地踏勘工作的相互印证，以及从考古、历
史、文化、地理、宗教、自然科学等方面，开展多角度、
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他还出版了“三记两集”考古专

著，其中《罗布淖尔考古记》是我国第一部符合现代

考古学体例的考古报告，并以其为代表的考古学演

变为标志之一，实现了晚清民初以来中国学术传统

向现代学术形制的转变，故被誉为我国西北考古第

一人，我国国际合作科学研究第一人。向达在《评黄

文弼近著高昌三种》中也认为“西渡流沙，穷年兀兀，
用科学方法以追随西洋先进之后，与之协作，为各方

面之探讨者，以前尚未有也”［１９］。
黄文弼在外国探险家长期把持的我国西北考古

领域，“以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为基础，积极研习西方

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走出了与李济、梁思永等

人不同的另一条中国式考古学发展之路”［２０］，“所得

材料之丰富，尤不亚于外人”［２１］。他虽然不懂外语，
与斯文·赫定、贝格曼无法进行语言交流和文字交

流，甚至由于黄文弼强烈的主权意识和多次阻止外

国团员侵犯中国主权，也造成与外国学者的对立，但
总体看来，这种野外考察制度、考察方法、互相观察

模仿，甚至互相竞争式的交流，还是在中西考古学的

交流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黄国璋推动的中国古地理学与世界新地理

学的融汇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全国各国立大学中单独设

地理系者，只有北平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

三所大学，而其中尤以１９２７年从北京师范大学史地

系独立为地理系以及黄国璋教授为主任的北平师范

大学地理系最具代表性。并且，北平师范大学地理

系“在全国各大学之地理系中历史最称悠久”［２２］，向

以“培养中等学校地理教师”，“辅助中等学校地理教

师改进教学 技 术、充 实 教 学 内 容”［２３］，因 此，其 承 担

的融汇世界，改造中国古地理学的任务比其他学校

更为重要。另外，史地课程史学与地学合一，长期为

各类教育的基础课程，由此作为中国传统学科融汇

世界的案例也更具代表性。
黄 国 璋 教 授 是 我 国 留 美 攻 读 经 济 地 理 学 第 一

人，先后主持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北联合大

学、陕西师范大学等７所大学的地理系，创办中国地

理研究所，曾任中国地学会总干事、发起创建九三学

社，任总干事。他在改造记述性我国传统的地志学，
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地理科学做出了开拓性

贡献。他从北平师大到西北联大主编的《地理教学》
是实现他这一抱负的一个重要平台。他在《地理教

学》创刊号的《发刊词二》中指出：“地理之学，自古已

盛，希腊以之穷理，罗马以之佐治，降及中世，专事记

述，反形衰替。迄十九世纪科学鼎兴，德儒洪波德李

特诸氏，别裁卓识，首倡地理革命之帜，冀起中世积

久之衰，其于地理现象，不仅叙述，且加解释，比较异

同，推求因果，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于是地理学顿呈

返老还童之观，而得跻诸近代科学之林”；“地理新潮

滚 滚 东 来，在 国 内 新 兴 科 学 中，俨 如 异 军 之 突

起。”［２２］这里，科学的经济地理学的先驱德国洪波德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１７６９—１８５９年）和 李 特 尔

（又译立 得 儿，李 特，Ｃａｒｌ　Ｒｉｔｔｅｒ，１７７９—１８５９年）的

新地理学，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分开，分属于自然

科学和哲学两个部门，认为自然有作用于人类，对黄

国璋这位我国最早修习经济地理的学者影响尤大。
然而，“吾国地理之学，兴起亦早，《禹贡》一书，

是其嚆矢，《史记》以货殖立传，《汉书》辟有地志，州

郡方志则始于六朝，然体例相沿，浩博是务，名为地

记，实则类书，领域未明，建树自鲜”。在此背景下，
“虽以外感地理新潮之震撼，内覩国步之维艰”，“中

小学地理教育，依然故我，迄少进步，地理教员既多

缺乏专门训练，又复苦无进修机会，教法教材，一仍

不变，因陋就简，改进莫由；一般学生对于地理一科

大都缺乏兴趣，本其传统观念，视为无足轻重，地理

知识之浅薄，可于历届各大学入学试卷中窥测之；至
于一般国民，对于地理新潮，更若无所感应，视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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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欲期地 理 学 长 足 之 进 展，斯 诚 忧 忧 乎 其 难 矣”。
因此，“促进中外地理教学，以广立吾国地理进展之

始基，此固全国有志地理研究之士所不容或缓之图

也”［２２］。
如何融汇 世 界 地 理 新 潮，改 造 中 国 古 地 学 呢？

黄国璋的切入点，选择了以《地理教学》为平台，首先

由中小学地理教材的革新和改造做起，而这正是“以
培养造就师资为能事”的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之所

长，“亟图改进，当亦责无旁贷”。于是，他着手“积极

充实图书仪器设备，改良研究环境，并于改进中小学

地理教学，尤多注意，凡有利于中小学地理教学之事

项而为本系人力财力之所及者，莫不规划周详，亟图

实现”。为此，采取了很多有效的积极措施：一是“凡
地理上之新学说、新发现，或以翻译，或以转载，或以

摘要，或以专著为之介绍”；二是出版中小学地理挂

图，制造中小学地理模型，供给“地理基本知识”、“小
区域之专门研究”、“国内外之教学资料”、“各项新统

计、图表”等地理教材；三是从地理教学原理、问题、
实施方法等角度，“讨论教学方法”；四是设立地理教

学咨询处，解答教学疑问；五是自１９３７年元旦始，按
月刊行《地理教学》杂志”，随时露布地理图书介绍、
时事问题研究、国内外地理消息。哪怕抗战爆发学

校迁西安组成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地理系后，他以

刊物为阵地改造古地学的努力仍未中辍，赓续出版

了一期，而到１９４７年北师大复原北平后，黄国璋重

主地理系，遂继续出刊。他在１９４７年复刊号中阐述

《地理教学》的宗旨时，指出：“科学日新月异，地球上

各地间之航程，已能借飞机……朝发而夕至，天涯若

比邻”，“等于地球缩小”，“此航空时代之发皇，对于

地理学实已发生重大之影响”；“复员后之本刊，除赓

续创始之原旨”，“尤着重于此航空时代之新地理观

点，研讨列邦之立国地理基础，从而求其兴盛衰败之

因，以作我国之鉴，知彼量己，审查国情，以讨究适应

之策”［２４］。
《地理教学》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对改造中国

古地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自然地理方面，殷祖英的

综述那林（Ｅ．Ｎｏｒｉｎ）的《东 天 山 山 脉 的 分 析》，介 绍

了斯文·赫定等人的考察结果，已将天山东段划为

５个大的脉络和山带，并开始熟练地运用经纬度、海

拔、古生代岩层、结晶片岩、蛇纹石片岩、大理石脉、
强烈变质的海相石灰岩、陆相沉积岩、花岗岩侵入、
前寒武纪、石炭纪等介于地理学和地质学边缘的名

词术语［２５］。这些研究，也为西北联大等高校地理地

质系在战后４０年代的分立创造了舆论氛围。另外，

在人文地理方面，《地理教学》有较多的涉及，包
括物产、人口等多方面，

１９４２年４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史地系王钧衡

等在春假期间带领四年级学生赴巴山北麓作小区域

地理考察，也使用测图仪、测高仪、倾斜仪、胶质量角

器，实地测量了坡度、比较高度、等高线等测绘仪器，
开始使用汉江台区（Ｔｅｒａｃｅ　ｏｆ　Ｈａｎ－ｋｉａｎｇ）、黄岗岩

侵入区（Ｇｒａｎｉｔｅ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石灰岩形成之喀斯特地

形区（Ｋａｒｓｔ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这种中文加英文括注的表

述形式。不同的是，其研究方法，开始使用自然地理

学与人文地理学结合的考察方法，除研究巴山北麓

的自然地理以外，也涉及汉江地台之人地相关性等

问题。
（三）以黎锦熙《方志今议》为代表的“地志历史

化”和“历史地志化”创新

另外，在１９３８年，西北联大与陕西省合作，成立

“修志委员会”，修纂《城固县志》，黎锦熙代表西北联

大参加，另聘地理学教授黄国璋分任自然篇和经济

篇的工商、交通二志；历史学教师何士骥、中国文学

教授罗根泽、中文系教师吴世昌等分任文化篇；地理

系教授兼主任殷祖英分任气候篇；地质学教授张伯

声分任地质、地形、水文三志；植物学教授刘慎谔分

任生物志；联大常委、水利专家胡庶华教授分任农矿

志；地理学教授谌亚达分任人口志；龙文分任合作、
卫生、祠祀三志；张永宣分任大事年表、疆域沿革表；
陈瑾分任财政志；薛祥绥分任人物志、艺文志及文征

等。成员全部为西北联大教授或学生，涉及中国文

学、历史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水利工程等各

个学科。黎锦 熙 特 地 为 此 提 出 修 志 新 体，即“明 三

术，立两 标，广 四 用，破 四 障”。其 中：“三 术”即 续、
补、创，其中的“创”，又分为“两标”，即“地志之历史

化”和“历史之地志化”；“四用”，即用于科学资源、地
方年鉴、教学材料和旅行指导；“破四障”，即破类不

关文、文不拘 体、叙 事 不 立 断 限、出 版 不 必 全 书［２６］。
这其中的“创”，就是一种融合了中西方新历史观、新
地理学观的一种新思想，表明史、地的分化以及综合

性的地学向地理学和地质学的分化。比如在黎锦熙

等新修的《城固县志》中，关于自然方面即有：地质志

（附图）；气候志（风候、气温、雨量、物候、在全国气候

区中的位 置）；地 形 志（汉 江 盆 地 概 况、本 区 之 地 形

图、县城地形位置图、山脉略说）；水文志（本区重要

河流图、汉水流水型、河水含沙量及堆积作用、汉江

航运、水道略说）；土壤志（土壤分类与成因、各种土

壤之分布与分层、各区土壤之特性、土壤与植物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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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生物志（植物、动物、论本区对自然生物之利用）
等。关 于 经 济 方 面，则 有 人 口 志、农 矿 志（农 业、畜

产、蚕桑、蜂蜜、渔业、猎业、林业、矿业）、工商志（工

艺、商业、经 济、市 集）、交 通 志（道 路、航 运、交 通 工

具、运输、邮电）、水利志（渠、堰、坝、井、水力利用）、
合作志（仓储、救济、新合作事业）。关于政治方面，
则有吏治志、财政志、军警志、自治保甲志、党务志、
卫生志（人 民 体 格、地 方 疾 疫、卫 生 行 政 和 医 药、禁

烟、缠足、发辫之禁革）、司法志。关于文化方面，则

有教育 志、宗 教 祠 祀 志、古 迹 古 物 志、氏 族 志、风 俗

志、方言风谣志、人物志、艺文志（分为哲学、宗教、社
会科学、语言文字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术、文

学、史地等１０类）等。其中历史学与地志的分化、地
理学与地质学的分化、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的

分化，以及有关生物学等现代自然科学内容的入志，
不仅是对我 国 传 统 史 学、地 志 学、方 志 学 的 一 种 创

新，也是对地理学的一种创新，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

以及对世界新学科发展的融合。仅从其修志委员会

的组成来看，就综合了语言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地
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等各个学科的专家，已不仅仅

是修一部《城固县志》，或之后西北联大教授们修纂

的８部陕西地方志，实际上它代表了以此为载体，民
国中后期我国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界吸收国外先进科

学思想后，我国现当代学科融合、中西新学思潮融合

的一次大演习和示范。看来，也只有类似西北联大

这样由理工农医综合师范组成的多学科、综合性大

学联合体，能够完成这样的大规模融合。

七、西北联 大 及 其 后 继 院 校 的 国 际 学 术

交流

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虽处战时西北，然其教

育活动和学术活动仍与世界保持密切的关系，其教

师大多有留学背景，故有十分方便的对外语言交流

基础。
在“请进来”方面：西北大学聘请了英国籍孔柏

德 华 教 授、英 国 籍 传 教 士 贾 蕴 玉（Ｃｈａｒｉｅｓ　Ｃａｒｗａ－
ｒｉｎｅ）教授、西北大学与西北师范学院合聘了美国体

育教授沙伯格（Ｂ．Ｂ．Ｓｃｈａｂｅｒｇ）、医学院聘请了德国

籍德语教师 邓 马 爱 娜、日 本 籍 河 野 日 出 夫、中 村 义

治、细井敬三、山内丰纪等外籍教师常年任教；中英

科学交流馆的李约瑟曾于１９４５年９月分别访问国

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和国立西北大学，作
了“科学与民主”的演讲，并赠送书籍。

在“走 出 去”方 面，有 数 十 次 出 国 考 察 或 进 修：

１９４５至１９４７年，傅种孙被派赴英国进修，寄回数百

册国外数学书籍；水利专家沙玉清派赴英、法、荷、德
等国考察水利；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８年，医学院毛鸿志被

教育部选派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病理科进修，并对

美国、加拿大医学高等教育和医疗事业作了考察，撰
成详尽的考察报告。

在开设课程方面，汪堃仁教授回忆，他在城固开

设的生理学、解剖学等系列课程，不比他在北平协和

医院开设的课程差多少，可以说达到了国际前沿；曾
炯教授在其数学教学中，运用他在德国哥本哈根取

得的成果，使联大的数学教学直击抽象代数等国际

前沿数学领域。
在以专著或译著形式研究国外学术方面：许兴

凯教授除《道尔顿制与柏赫斯特讲演集》等译著外，
还系统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与经济，出版《日本帝

国主义与东三省》《日本政治经研究》《日本法西斯史

论》《日本军需工业研究》《战时日本》等系列专著；杨
伯森教授 出 版《国 际 联 盟 之 源 起 组 织 工 作 及 批 判》
《国际行政组织概观》《国际行政学》等专著；于鸣冬

教授著有《日文文法》，复翻译日本河白嗣郎的《农业

经济学》、日本佐藤宽次的《信用合作社》等；徐褐夫

翻译出版批评日本侵略东方各国的《东方的战祸》；
医学院院长徐佐夏再版译自日本安井修平的《药理

学》，王同观教授译自日本同仁会的《妇科学》；等等。
在国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方面：西北大学生物

学系余凤早教授在城固时，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细胞

学杂志》发表《南京丰年虫两性之发生》，在法国、比

利时、荷兰联合主办的《科学会论文专刊》发表《农年

虫类月而器官之研究》；西北大学化学系刘拓教授在美

国《化学工程》杂志发表了《糖液中加石棉粉过滤之

效果》，以及他在城固利用当地构树纤维造纸、改良

当地蔗糖糖浆不易结晶研究等数篇论文；医学院徐

佐夏教授在德国《生物化学杂志》发表《肝内蛋白溶

解酵素之提取法》《滤纸对于酵素之吸收作用》《细胞

内游子平衡之研究》，在德国《药理学杂志》发表《异

性同性凝集现象之研究》《温热对于蛙心之影响》等

论文；医学院教务长杨其昌教授在德国《耳鼻喉科杂

志》发表《神经性鼻炎对于涂布之过敏现象》等。
国立西北农学院王绶教授培育成的大麦品种，

在美国获推广，并被美国学者定名为“王氏大麦”，成
为美国著名品种之一，获得１９４５年美国与加拿大大

麦分类奖。１９４６年的《西北农报》专以《王绶教授育

种贡献在美国》作了报道。
除此之外，在自办的《西安临大校刊》《西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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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刊》《西北学术》《西大学报》《地理教学》《国立西北

工学院季刊》《西工友声》《西工矿冶》《西工土木》《机
工通讯》《纺织通讯》《化工通讯》《北洋电工通讯》《国
立西北医学院院刊》《西大医刊》《西北农林》《西北农

报》《昆虫学通讯》《西北师范学院校务汇报》《国立西

北师范学院学术 季 刊》《进 建》《师 声》《中 等 教 育 季

刊》等８０余种期刊，发表了毛鸿志的《恶性肿瘤之管

理与医教———美、加考察报告之一》等一批介绍国外

学术前沿成果的论文。侯宗濂院长在主编《西大医

刊》时，强调 “国外各大学，未有不作研究工作者，无

研究工作之大学不能成其为大学”，还提出了要尽力

使《西大医 刊》“达 到Ｌａｎｃｅｔ（《柳 叶 刀》世 界 著 名 医

学杂志）之情形”，“力求赶上世界新潮流”，以使学院

“世界知名”的 目 标［２７］。国 立 西 北 农 学 院 周 尧 教 授

主编《中国之昆虫》，使用中、英、意、拉丁文等文字专

载“纯正的与应用的研究报告”，与《昆虫通讯》等刊

交流 到 了 英、美、日、意 等 国，产 生 了 广 泛 的 国 际

影响。
西北联大具有较强的师资力量，根据《西北联大

史料汇编·西北联大教授列传》［２８］（Ｐ７３５－７９２）中所列的

１２８名教授中，具有留学背景的就有１２０人次，占教

授总数的９３．７５％。其中留欧（英、法、德、瑞、意）者

４２人，占 留 学 教 师 总 数 的３５％；留 苏 者５人，占

４．２％；留日者３１人，占 总 数 的２５．８３％；留 美 者４２
人，占３５％。另有 数 十 次 学 生 公 派 留 学、教 授 出 国

进修、考察。据不完全统计，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

还先后聘请７名外籍教授，担任外语、体育、医学等

教学工作。联大与后继五校还在抗战期间创办或复

刊了８４种 期 刊，用 于 发 表 学 术 成 果 或 国 际 学 术

交流。
这说明，西北联大具有学习和融汇世界教育和

学术的便利条件。

西北联大虽地处抗战时期偏僻的西北，却并不

偏安于一隅，而是具宽大的胸怀和注射于世界的眼

光，融汇世界先进民族的新科学、新学术，还尝试中

国传统地理学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改造和中国传统

地志学改造，并创立新的中国考古学、三重证据法、
“明三术，立两标，广四用，破四障”等新的史学方法

融入中国传统史学体系或地理学科，取得了开辟我

国西北新学制和高等教育体系、存续中华民族文脉、
创建我国最早的两个考古学科之一和最早的两个边

政学科之一等重大教育成果，取得了出版第一部《史
学方法概论》、出版第一部清代通史、开辟西北考古、
创立我国艺术考古、开辟西北民族史研究、实施南海

诸岛接收，测绘十一段国界线、完成第一部《南海诸

岛志略》等重大学术成就，从而为中国学术和中国高

等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重要工作均可在西北联大前身北平大学、

北平师范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北洋工学院

找到其源头，也可在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找到其

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新成就。比如中国传统古地理学

的改造，就源于北平师大地理学系１９３７年在北平创

办的《地理教学》，抗战中在城固复刊，战后在北平师

范大学复校后，继续这一伟大的改造。这充分说明，
一个优秀的学术传统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和与世

界先进学术不断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不
断积累和传承的过程，也在这种传承中不断发扬光

大，聚集了巨大的能量和影响力。正因为如此，从北

平师范大学地理系到东北大学史地系、河北省立女

子师范学院史地系，到西北联大地质地理系，一直到

战后的西北大学地理系的先后传承和光大，才能够

担负起诸如接收南海诸岛、测绘十一段国界线、实施

大范围、综合性的西北科学考察这样关乎国家民族

重大利益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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